
 

 

 

 

 

 

 

 

 

 

《苍蝇》中的生活、情感与时代责任 

——曼斯菲尔德创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简析  

 

雷艳妮（Lei Yanni），吕    薇（Lu Wei） 

 

摘要：乌尔里希·魏斯坦、朱莉亚·梵·冈斯特伦等学者认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

篇小说属于印象派文学，但这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虽然曼斯菲尔德的确在《苍蝇》

等晚期作品中用到了视差等印象派文学的核心技巧，但曼斯菲尔德强调的并非个体的主

观感知，而是在描摹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呈现时代群体的共同情感联结，这是曼斯菲尔德

作为艺术家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也体现了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中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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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Life, Emotion and Contemporary Responsibility in The Fly: The Marxist Aesthetics 

Principl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s Literary Creation 

Abstract: Scholars such as Ulrich Weisstein and Julia Van Gunsteren argued that Katherine 

Mansfield’s short stories belong to Impressionist literature, but this is still open to debate. 

Although Mansfield did use parallax and other core techniques of Impressionist literature in her 

later works such as The Fly, what Mansfield emphasized was not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individuals, but emotional connections among people living in the post-war world. T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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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以现实生活为摹本，在短篇

小说的创作中透露出浓重的时代生活气息。众多评论家对于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定位发表

过不同意见，或将其划归为自然主义流派，或视其为现代主义作品，到了二十一世纪后

半叶，以乌尔里希·魏斯坦（Ulrich Weisstein）为主的评论家指出了曼斯菲德作品中印

象派文学的痕迹。魏斯坦（1978）以《她的第一场舞会》为例，论证了曼斯菲尔德对视

觉的强调以及小说中印象派式的氛围（Weisstein, pp. 7-14），朱莉亚·梵·冈斯特伦

（Julia Van Gunsteren）也指出，印象主义是曼斯菲尔德作品中最根本的审美冲动

(Gunsteren, 1990, p.13)。然而，这些评论家都忽略了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鲜明的马克

思主义美学色彩，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与印象主义文学存在相似性，这

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曼斯菲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印象派绘画和文学的确对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在一封给画家朋友多萝

西·布雷特（Dorothy Brett）的信里，曼斯菲尔德（1928）谈到了梵高的《向日葵》给

她带来的那种“自由的撼动”(p.160)，而且曼斯菲尔德在晚期的作品中也频繁地使用了

视差等带有明显印象派色彩的文学技巧。印象派的影响对曼斯菲尔德来说是“后知式”

的，曼斯菲尔德自己提到，她在参观绘画展出时并未刻意分析画家的审美意识，但作品

中传递出来的理念却在默默影响着她，当她真正意识到这点时，那已是观展十年后的事

了。此外，曼斯菲尔德在创作上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印象派文学，在曼斯菲尔

德的作品中还能找到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风格的痕迹，但她在创作过程中有

意与这些流派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因此，我们不

能简单地将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划归到印象派文学体系之下。曼斯菲尔德早期的《女掌柜》

《老安德伍特》《米丽》等作品中存在明显的自然主义流派元素，故事人物不断受到外

部力量的推搡，成为时代背景的牺牲品，但到了曼斯菲尔德创作晚期，其作品中那种简

短、碎片式的风格已与自然主义的冗长叙事渐行渐远。与现实主义的作家一样，曼斯菲

尔德也在作品中构建现实，然而，现实主义作家构建的是稳定、连续、可被理解的现实，

而曼斯菲尔德故事人物所能感知的现实却是模糊且转瞬即逝的，他们可以在某一瞬间感

知到它，却永远无法真正把握它。为达到这个效果，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往往由许多

简短的片段构成，这些片段之间表面上看似缺乏连贯性，有些片段毫无铺垫地开始，某

段对话进行到一半便戛然而止，作者不再提供任何额外的说明。这些特点很容易让读者

联想起现代主义小说，后者同样将侧重点放在人物角色对世界的认知，并以非连贯的叙

述来塑造碎片化、不可知的现实，但现代主义作家以批判与思辨的目光看待世界，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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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德（1976）则强调感受与思考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你必须在思考之前先去感受；

在表达之前先进行思考。单纯依赖感受去写作，或依靠思考写作都是不足够的。真正的

表达是感受与思考结合后的产物，但又与这两者有所区别。”（p.196）“感受”、

“思考”、“表达”构成了曼斯菲尔德写作过程中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而链条上的每

个环节都深深地扎根于生活。这种植根于日常经验的美学理念可以被视为曼斯菲尔德创

作的根基，围绕着这个根基可以划分出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创作的三个马克思主义美学

原则：（1）在创作中传递真实的生活气息；（2）作品承中载对时代的责任；（3）挖

掘群体性的情感联结。 

“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也是曼斯菲尔德的第一条美学原则。在曼斯菲尔

德看来，作家无法凭空创造，或在真空中进行实验，他/她必须植根于自己的当下，不

断积累在现实世界中的经验，将它们雕琢成必要的形状，组装进自己的故事中。在给理

查德·默里（Richard Murry）的一封信里，曼斯菲尔德（1928）以一棵树为例，向默里

解释她的创作过程：“我盯着这棵树看了那么长时间以至于它已被移植到了我脑中的某

个部分，未来某一天它将会被种植到我的故事中去。”（p.79）除了在自己的创作过程

中强调日常生活体验，曼斯菲尔德在评价他人作品时同样将“生活气息”作为判断作品

是否伟大的决定性因素。曼斯菲尔德（1976）曾如此谈论乔治·摩尔（George Moore）

的《伊斯特·沃特斯》：“你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伊斯特·沃特斯》并不是一部伟大

的小说，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丁点生活的气息。”

（p.235）曼斯菲尔德对日常经验以及生活气息的强调与 20 世纪后半叶雷蒙·威廉斯

（1963）文化唯物主义对日常生活的重视构成了相呼应的关系。根据威廉斯的阐释，文

化是对某种具有“特定意义和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之描述，而文化分析则是为了挖掘

“生活方式中或隐于内或显于外的意义与价值。”（p.314）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曼斯

菲尔德的短篇小说，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作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承载着描述特定

生活方式与挖掘普适性意义的双重使命，这也是曼斯菲尔德自己所提倡的对时代的责任。 

“生活与艺术”以及“时代与艺术”是曼斯菲尔德创作美学中的一对双生花。曼斯

菲尔德认为，作者不能忽略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拒绝时代就等同于拒绝生活本身。而

曼斯菲尔德的时代意味着一战后的世界，它与战前的世界截然不同，忽略此区别并将战

争以及战后生活抽离掉的作品在曼斯菲尔德眼中“冷漠得不近人情”。在曼斯菲尔德

（1951）对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夜与日》的评论里，她清晰地表达了

对于时代变化的深刻认识以及她所理解的艺术家责任： 

 

这周我在阅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我认为作品中深藏着一个谎言，它向读

者传递着战争从未发生过的信息。但一本小说绝不能将战争排除在外，因为战争必然带

来人们心态的改变……我能深深感觉到一切都不一样了，而作为艺术家，如果我们不能

考虑到这点，并为由此产生的思想与感觉找到新的表达，我们便是时代的背叛者……在

沃尔芙的书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场景：一位可人儿如身处梦境中一般吹奏着长笛，这个场

景让我深感恐惧，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种绝然的冷漠与疏离。（pp.380-381） 

对于曼斯菲尔德而言，战后的生活方式有了新的形态、目的与意义，生活在新时代的人

也在经历心态上的改变，一位艺术家要做的不是基于自己的生活愿景来重新塑造实世界，

而是参与到后来威廉斯所说的“能动的论辩和修正”（Williams, 2002, p.6）的过程当中，

承担起挖掘新的时代意义并为此找到崭新表达方式的责任，实现美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

结合。“在这个世界中创造自己的世界”是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创作艺术的一个核心理

念，在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词：“这个世界”与“自己的世界” （Mansfield,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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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3）。“这个世界”对曼斯菲尔德而言意味着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生活总和，而“自

己的世界”则是从对现实生活的所见、所感、所思、所闻等细节当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

的部分，向读者呈现出的鲜活而富有创造性的文学世界。要在植根于现实世界的基础上

建构出创造性的文学世界，“光是凝视一件物品，让它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还不足

够，作家需要受到某种初始的情感召唤。”（Mansfield,1976, p.236）在曼斯菲尔德看来，

这种“初始的情感”是架接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桥梁，它并非只是单纯的个人情感，

而是带有时代性与集体性，且处在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这种起到架接作用的初始情感

连同对对反映真实生活的重视、对时代责任的自觉构成了曼斯菲尔德的三个美学原则，

并在其晚期作品《苍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苍蝇》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在《苍蝇》的开篇，叙述者用拦腰法截取出某个星期二的片段，一下猛扎进故事中

的两主要角色——老伍迪菲尔德与老板——的日常生活对话中，并以怜悯而又辛辣的目

光凝视着老伍迪菲尔德的衰颓与无力： 

 

“你这儿可真舒服”，老伍迪菲尔德用风笛般尖细的嗓音说，他从老板桌子边的绿

色大皮椅内望出去，用目光搜寻着他的老板朋友，就像在婴儿车中的婴儿一般。该说的

都已经说了，他是时候该走了，但他却不想走。自从他退休……中风以后，妻子和女儿

们就把他关在家里。只有星期二， 她们将他打扮、梳洗一番，放他进城。至于他在城

里做些什么，她们一无所知。她们想，他或许是去讨人嫌吧……人们对于最后的乐趣都

是依依不舍的，就像树木依恋最后几片叶子一般。老伍迪菲尔德就那么坐着，抽着一根

雪茄，以贪婪的目光盯着老板，老板在办公椅上转动身子，面色红润，身材敦实，他比

老伍迪菲尔德年长五岁，却依然健壮，手握大权。（1988, p.412） 

 

在故事的第一句，叙述者便选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动词“pipe”（用风笛一般尖细的嗓

音说话）来提示伍迪菲尔德的老态，这种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声音与伍迪菲尔德所说的内

容——“你这儿可真舒服”——还有代表着舒适奢华的绿色大皮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暗示着老伍迪菲尔德在故事中的定位：这是个不受欢迎的来客。紧接着，叙述者进一步

将老伍迪菲尔德的形象缩小和弱化，把他喻为在婴儿车中向外张望的婴孩，以彰显其在

环境中的局促感。孩童的意象连同动词“pipe”能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名

篇《皆大欢喜》中关于人生七个阶段的最后两个阶段： 

 

他那朗朗的男子的声音又变成了儿童的尖细嗓门， 

像是吹着风笛和口哨。 

结束这离奇多变的故事的最后一场， 

是孩提的再现，全然的遗忘。（2015,pp.1648-1649） 

 

这种与经典的互文立刻让伍迪菲尔德衰老得令人怜悯的形象立来了起来，同时也暗示了

“遗忘”的主题。此外，叙述者多次通过“内”与“外”的空间对比来凸显老伍迪菲尔

德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在第一句中，老伍迪菲尔德从大沙发内向外看的动作

（“peered out of the great, green arm-chair”）指明了他被沙发包裹起来的模样，叙述者

将这个瞬间定格了下来，以沙发之大反衬老伍迪菲尔德的瘦小。另一个例子是提到老伍

迪菲尔德被妻女关在家中的窘况时，叙述者使用了“boxed up”这个去人性化的动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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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这个词组原本是指将某物放入盒内（储存起来），叙述者无不讥讽地将这个词组用

在退了休且中过风的老伍迪菲尔德身上，连同接下来的一串被动语态动词——“被打扮”

（dressed up）、“被梳洗”（brushed）、“被允许”（allowed）——一步步剥夺了老

伍迪菲尔德的行动力与主观意志，充分体现出老伍迪菲尔德老而无用、逐渐被物品化、

被遗忘的生存状态。 

叙述者凝视着故事中的人物，而人物同样也在凝视彼此，这使得老伍迪菲尔德与老

板在这个片段中短暂地成为了聚焦者（focaliser），作者通过叙述者目光这层滤镜投射

出他们眼中之所见。老伍迪菲尔德看到的是老板红润的脸颊以及老板办公室里绿色大皮

椅等各种崭新豪华的家具，这个图景中的明亮色彩折射出老伍迪菲尔德对于富裕、健康

的羡慕与向往；而老板看到的则是老伍迪菲尔德的衰老颓唐，目光中夹杂着居高临下、

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情。老板与老伍迪菲尔德之间的强弱对比在此刻被鲜明地彰显出来。

然而，故事中的人物看到的景象全都短暂、片面，第三人称叙述者虽然相对于角色而言

能够看到较为完整的景观，但跟角色一样，叙述者之所见也是经由情感的滤镜投射出来

的，这些带着不同情感色调的景观交互堆叠、浸染，最后相互消融。这个消融过程在老

伍迪菲尔德提起老板儿子的墓地时便开始了，死亡的阴影使得两人之间的鲜明区别开始

变得模糊，一个共同的身份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他们都是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父亲。至

此，老伍迪菲尔德已完成了他此番拜访的任务继而退出叙事，但他的身影却长久地停留

在故事中；而老板则陷入了对儿子的追忆与困惑之中。 

在关于老板追忆儿子的部分，曼斯菲尔德大量地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即巴赫金的“间接引语的印象变体”（Bakhtin，2009，p.479），让叙述者自

由地穿梭于老板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自由地道出老板的心理活动： 

 

“我儿！”老板呻吟道。还没有眼泪。在他儿子去世后的头几个月，甚至头几年，

他只要一说出“我儿”几个字就立刻被巨大的痛苦淹没，非大哭一场不可。他逢人就说，

时间不会改变他的悲伤。其他人可能会恢复，逐渐忘却他们所失去的，但他不能。这怎

么可能呢？那是他唯一的孩子啊。自从孩子出生以来，老板就含辛茹苦地经营生意，这

一切都是为了他。孩子是他生命唯一的意义。明明知道再不会有人继承他的衣钵，他在

这些年里究竟是怎么做到不断奴役自己，否定自己，继续前行的？（1988，pp.415-416） 

 

这段引文的头两句每句只有五个单音节词，短促而突兀地夹在前后的长句群中，提示着

它们的不同寻常。在第一句中，叙述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凝视着老板，然而，作者简单

地在第二句里用了一个“还”（yet）字就悄悄地让叙述者完成了由外向内的过渡。如

果“眼泪没来”只是客观地交代老板的状态，那么，“眼泪还没来”便提示了老板内心

预设的落空，并为老板接下来一连串复杂的内心活动做好了铺垫。对于老板而言，“我

儿”就像是他的情感开关，这个开关只要一打开，眼泪就会到来，“我儿”与眼泪几乎

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般的关系。然而，在此刻，这种关系却断裂了，叙述者顺着这条裂

痕，潜进了老板的内心世界，与老板共同发声。选段开头两句长度虽短，但第一句先将

情感拉高，似乎下一秒老板的悲伤之情就会迸发，第二句戛然而止，就像舞台上的演员

听到了“该哭了”的提示词，但感情硬是提不上来，生生地僵在原地。引文的头两句在

情感上一起一落，充满了戏剧性。 

接下来几句，作者继续密集地使用自由间接引语，使得叙述者与老板的情感紧密地

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正如巴赫金（2009）所言，“作者自己的讽刺，他所强调的东西，

他在处理和省略材料方面的主动性都会最强烈地被感受到”（p.479），在这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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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一段绵长的追忆来强调老板在儿子失子之初如何拒绝遗忘，这与老板此刻无法落

泪的麻木形成了嘲讽意味极浓的对照。另一方面，老板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讽刺性，

他的两个追问——“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怎样……继续前行的？”——透露出老

板真实的困惑。而这种困惑产生的原因正是老板逐渐意识到他想象中的自己（一提起

“我儿”便会泪流满面）跟此时的自己（听到这两个字却再也无法落泪）之间存在着视

差，并且视差不仅在老板的自我认知中，更体现在老板对儿子的回忆上：“他决定站起

来看一眼儿子的照片。但他并不喜欢那照片；儿子的表情不太自然。看上去冷冰冰的，

甚者可以说面色冷峻。儿子从来不是那个样子”（1988,p.416）。如果老板桌面上的儿

子照片代表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那么，照片中儿子冷峻疏离的表情便与老板记忆中儿

子开朗的形象构成强烈的视差。无论是老板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对儿子的记忆都出现了

变形、扭曲。诚然，如果作者只是想要单纯地展现出老板记忆的不可靠性，传统的间接

引语就已经足够了，但这个故事有趣之处就在于曼斯菲尔德对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她

让叙述者加入到老板的回忆当中，叙述者的声音和老板的内心独白时而分开，时而重叠

在一起，让读者难以辨清到底哪些部分是叙述者在陈述事实，哪些部分是老板被扭曲的

记忆，在这种实与虚的交错之中，读者只能透过老板和叙述者这双重滤镜来回望老板与

儿子的过去，但眼前只有留下一片出光影模糊的印象。 

然而，老板并没有长久地停留在追忆当中，他的注意力很快被一只掉进墨水瓶里的

苍蝇吸引过去了，故事马上切换到下一个看似与老板的回忆毫无关联的片段。这种注意

力的瞬切在故事中关于老伍迪菲尔德的部分也曾出现过，第一部分的老伍迪菲尔德与第

二部分的老板形成了一组镜像关系1。在与老板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中，老伍迪菲尔德

迅速地将话题从儿子的墓地转移到一罐果酱的价格上，很显然，后面这个话题更能让老

伍迪菲尔德聊得起劲。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伤痛就这么淹没在平凡的琐事当中，不过，

老伍迪菲尔德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而老板在反复折磨苍蝇的过程中，关于这一点的启示

忽然闪现了。 

老板看着在墨水中挣扎的苍蝇，仿佛听见了它的声音：“帮帮我！帮帮我！那几条

挣扎的腿儿喊叫着。”（1988，p.416）这句引文看似一句直接引语，但苍蝇不会说话，

这只是老板的心理想象，是老板在默默替苍蝇发声，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再次使用了自由

间接引语，使老板想象的苍蝇的声音、老板自己的声音以及叙事者的声音交叠在一起。

老板在观察、救助、折磨苍蝇的过程中形象渐渐与苍蝇的形象融合，他通过使苍蝇“被

救、下沉、被救、下沉……”这一重复的实验，潜意识地在回答自己之前的问题：他究

竟是怎么做到明知自己后继无人却坚持前行的？看似被打断的叙事实际只是换了一种角

色自身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在进行。在这个片段里，作者对苍蝇的一举一动进行了细致入

微的描写，她让老板像举着放大镜一般，将镜片对准了苍蝇： 

 

有那么一瞬间，它静静地躺在那滩墨汁中，墨水还在纸上不断向外渗透。接着，苍

蝇的前腿晃动了一下，站稳了，努力挺起它小小的、被墨水浸湿的身子，开始艰难地清

理自己翅膀上的墨水。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它的一条腿摩挲着自己的一只翅膀，就像

磨刀石一上一下地磨着一把镰刀。接着它停了那么一小会儿，像是踮起脚尖，努力展开

一只翅膀，然后是另一只。它终于成功了，它坐了下来，像一只细心的猫一样清理着自

 
1《苍蝇》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老伍迪菲尔德为中心，第二部分围绕着老板对儿子的追忆展开，在第

三部分，作者将所有的笔触放在老板如何折磨一只苍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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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脸颊。没人能想象到那小小的前腿轻快、愉悦地摩挲着的模样。可怕的危险已经过

去；它逃脱了，它准备着拥抱新生。（1988,p.416） 

 

在引文的第三句，作者连用了三遍“一上一下”（“over and under”）来展现苍蝇清理

翅膀这个过程之漫长。不仅漫长，而且痛苦。在同一句中出现了磨刀石与镰刀意象，两

者都是冰冷、坚硬之物，打磨的过程伴随着尖锐、刺耳的声音。这两个意象与苍蝇死后

老板感受到的“磨人的痛苦”形成呼应。在那里，曼斯菲尔德用到了“grinding”

（“磨人的”）一词：“磨人的痛感拽住了他”。“grinding”这个形容词来自动词

“grind”（打磨、折磨），于是，打磨这个动作以及伴随着这个动作的磨人的感觉便将

苍蝇和老板联系在了一起。曼斯菲尔德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痛苦。在一封 1918 年写

给约翰·默里的信件中，曼斯菲尔德谈到了自己的病痛：“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掉进了

牛奶罐里的苍蝇。我被捞出来后，身体始终又粘又湿，半死不活的，我没办法将自己清

理干净。” 

苍蝇与自身，苍蝇身上沾满的粘稠之物与萦绕于自身的痛苦这两组来源于自身生活

体验的类比在四年后的《苍蝇》中再次出现了，但这一回，曼斯菲尔德将牛奶变成了墨

水，后者更为浓稠、漆黑，令人感到绝望。墨水的意象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西方经典体

液论中的黑胆汁，身体受到黑胆汁支配的病人阴郁、沮丧、烦闷、敏感。老板的笔尖滴

下的一滴又一滴墨水就像是曾经一浪又一浪将人紧紧包裹住的黑色记忆，但老板在折磨

苍蝇时中并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对这只苍蝇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曾因为苍蝇的顽强与勇

气而由衷地赞叹，也曾心生怜悯，想要帮苍蝇一把。但老板并没有放过这只苍蝇，笔尖

的墨水继续滴落，苍蝇一次次地清理自己的身体，而每一次清理的过程都比上一次更加

痛苦、迟缓： 

 

那可怜的小家伙好像被吓到了，震惊了，它害怕动弹，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但过了会儿，它好像痛苦地拖拽着身体向前。它的前脚挥动着，支棱了起来，但这

次比上次更为缓慢，它又重新开始清理自己了…… 

这一次会怎么样？接下来是一阵痛苦的停顿。但是看啊，苍蝇的前腿再次晃动起来

了，老板松了口气……尽管如此，它的挣扎已变得胆怯无力。（1988，p.417） 

 

痛苦在不断攀升，作者以极其细致的笔触从苍蝇第二次清理身体时稍带迟疑的“好像痛

苦地拖拽着身体”过渡到第三次确切无疑的“痛苦停顿”。但“痛苦”这个词究竟是用

来形容苍蝇正在经历的痛苦还是指向苍蝇再次动弹前老板痛苦的等待？作者并没有明说，

这种模糊的指向淡化了老板与苍蝇之间的界限。老板一次又一次地往苍蝇身上滴墨水，

按着一紧一松的节奏，一步步将苍蝇推向接近忍受的极限。当最后一滴墨水滴下去时苍

蝇终于不再动弹了，老板似乎内心毫无波澜地“用裁纸刀尖将它挑起，甩进废纸篮”

（1988），但就在那个瞬间，他被“磨人的痛感”一把拽住，老板的“顿悟”时刻终于

到来。“顿悟”是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它代表着故事中将不同事件统一

起来的主题、在故事的高潮处获得的启示。曼斯菲尔德也将这种顿悟称为“一瞥”（a 

glimpse）并描绘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场景来形容瞥见的时刻： 

 

高高的泡沫，它在摔落以前短暂地停留在半中……在那个瞬间，它发生了什么？它

超越了时间。灵魂的整个生命被浓缩于那个瞬间，它被高高悬起——越出了时间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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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停留，然后，下降，明亮地破碎在岩石上，闪闪发光，它又被海浪抛回，成为潮

起潮落的一部分。（1928,p.418） 

 

这种瞬间就如同当下生活中短暂出现的一条裂缝，在裂缝中回忆伴随着痛苦一起到来，

老板也终于找到了当初那个问题的答案。老板将墨水一次次滴落在苍蝇身上实际是在无

意识地重演了命运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折磨与戏弄。那只淹没在墨水中的苍蝇仿佛变成了

老板过去自己的投影，看着在墨水中的苍蝇，老板其实是在凝视着曾经在绝望中挣扎的

自己，一遍遍地清理伤痛，又一次次地被伤痛淹没直至彻底的麻木。这样的回忆这让老

板感到了“真实的恐惧”（1988, p.418）。在这里，老板的形象开始出现从强者向弱者

的过渡，逐渐与老伍迪菲尔德的形象重合。然而，曼斯菲尔德定格在纸上的“瞥见”是

极其短暂的，这或许是出于作者的仁慈，她让老板在某个瞬间回想起曾经的痛感，又让

他迅速地遗忘了。在沉沉浮浮不断挣扎的过程中，老板过去的自己终于随着痛苦的记忆

彻底沉下去了，而老板活了下来，并让遗忘成为了习惯。在故事最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

细节：“那条老狗啪嗒啪嗒地出去了，老板又开始纳闷，他刚刚在思考什么来着。到底

是什么呢？是……他掏出手绢，将它塞进领口。但他怎么都想不起来了。”（1988, 

p.419）这个细节跟第一部分中老伍迪菲尔德因想不起事而满脸涨红的细节形成了完美

的呼应：“‘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老老伍迪菲尔德说，在努力回想的过程中，他的眼睛

变得暗淡。“究竟是什么来着？我今早出门时还记得的。’他的手在颤抖，胡子上的皮

肤开始泛红。”（1988, p.413） 

看着老伍迪菲尔德的窘状，老板心里泛起了同情：“可怜的老家伙，他应该时日不

多了吧”（1988, p.413）。但此时老板的同情是一种抽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老

伍迪菲尔德之间的相似性，就像他在折磨苍蝇的过程中并未意识到（曾经的）自己跟在

墨水中挣扎的苍蝇有多么相像。作者在第一部分通过老板气派的办公室与老伍迪菲尔德

的落魄来制造一种表面上的反差，又通过老板在故事结尾处将手绢塞到领口（擦汗）的

细节来提示这种反差的幻象性，并戏剧性地将两人无限拉近。不管老板与老伍迪菲尔德

的地位、处境多么不同，在战争年代的丧子之痛以及遗忘的习惯将两人紧紧地捆绑到了

一处。 

 

三、结语 

在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苍蝇》中，苍蝇是一个带有群像性的意象，有学者从中

看到了曼斯菲尔德自己（O’Sullivan & Scott, 1987, P59; Glotova, 2014, pp.78-85），有些

学者认为曼斯菲尔德以苍蝇暗指她在战争中丧生的弟弟（Meyers，2002，p.2）也有学

者从这个形象中读到了战争中遭受创伤的芸芸众生（Mahmood，2019, pp.360-367)，而

在故事内部，苍蝇的形象则指向了人物自身。这种群像性贯穿了《苍蝇》，曼斯菲尔德

一方面通过视差的技巧制造出个体区别的虚幻性，另一方面以高频率出现的自由间接引

语让不同的声音交叠在一起。在区别的幻象裂开的那一瞬，人物之间的阶级、地位、财

富、健康等区别全部被消融，关于战争的伤痛记忆策划归纳为联结这些人物的共同情感

结构，这些在战后生活的人们在痛苦中挣扎，在挣扎中遗忘，然后在遗忘中继续前行。

诚然，曼斯菲尔德在创作中使用到了视差这种具有印象派文学特色的技巧，也在作品中

透露出主观感知的不可靠性，但与印象派作家区别之处在于曼斯菲尔德的《苍蝇》要强

调的并非个体的主观感知，而是要呈现同一时代群体的共同情感联结，这是曼斯菲尔德

作为艺术家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也是她马克思美学原则中三个核心思想——生活的真实

性、对时代的责任以及群体的情感联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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